
茶　馆 

老　舍

【课文导读】

发布并于1958年 3月 29日首演的《茶馆》，是老舍先生的戏剧顶峰之作。这
部三幕话剧，叙述了三个时代的茶馆生活，反映的却是中国 50年的历史沧桑 。
1980年 9月至11月，《茶馆》剧组应邀赴德国、法国、瑞士演出。这是中国话剧第
一次走出国门。1999年 10月 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全新演员阵容重排《茶
馆》。到2004年 5月 27日，《茶馆》迎来第500场演出。《茶馆》是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
故事讲述了茶馆老板王利发一心想让父亲的茶馆兴旺起来，为此他八方应

酬，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他每每被嘲弄。最终被冷酷无情的社会吞没。经常出入
茶馆的民族资本金秦仲义从雄心勃勃搞实业救国到破产；豪爽的八旗子弟常四
爷在清朝灭亡以后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故事还揭示了刘麻子等一些小人物的
生存状态。全剧以老北京一家茶馆的兴衰变迁为背景，向人们展示了从清末到抗
战胜利后的50年间，北京的社会风貌及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命运。
本文节选的是第一幕的部分。

第一幕

时间  1898年（戊戌）初秋，康、梁等的维新运动失败了。早半天。

地点　北京，裕泰大茶馆。 

人物　王利发  刘麻子  庞太监  唐铁嘴  康六  小牛儿  松二爷  黄胖子

宋恩子  常四爷  秦仲义  吴祥子  李三  老人  康顺子  二德子  乡妇  茶

客甲、乙、丙、丁、马  五爷  小妞  茶房一二人 

……　　

[一进门是柜台与炉灶——为省点事，我们的舞台上可以不要炉灶；后面有些锅

勺的响声也就够了。屋子非常高大，摆着长桌与方桌，长凳与小凳，都是茶座儿

隔窗可见后院，高搭着凉棚，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

各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 ]

……

[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家鸽，惹起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纠

纷。假若真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因为被约的打手中包括善扑营的哥儿们和库

兵，身手都十分厉害。好在，不能真打起来，因为在双方还没把打手约齐，已有

人出面调停了——现在双方在这里会面。三三两两的打手，都横眉立目，短打扮

随时进来，往后院去。] 

[马五爷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独自坐着喝茶。] 

[王利发高高地坐在柜台里。] 

[唐铁嘴趿拉着鞋，身穿一件极长极脏的大布衫，耳上夹着几张小纸片，进来。]

王利发　唐先生，你外边遛遛吧！ 

唐铁嘴　（惨笑）王掌柜，捧捧唐铁嘴吧！送给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

吧！手相奉送，不取分文！（不容分说，拉过王利发的手来）今年是光绪二十



四年，戊戌。您贵庚是…… 

王利发　（夺回手去）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

用不着相面，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由柜台内走出，让唐铁嘴坐

下）坐下！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戒了大烟，就永远交不了好运！这是我的相法，

比你的更灵验！ 

[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笼进来，王利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先把鸟笼子挂好，

找地方坐下。松二爷文绉绉的，提着小黄鸟笼；常四爷雄赳赳的，提着大而高的

画眉笼。茶房李三赶紧过来，沏上盖碗茶。他们自带茶叶。茶沏好，松二爷、常四

爷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

松二爷  您喝这个！（然后，往后院看了看） 

常四爷  您喝这个！（然后，往后院看了看）

松二爷　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

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

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二德子不听王利发的话，一下子把一个盖碗搂下桌去，摔碎。翻手要抓常四爷

的脖领。]

常四爷　（闪过）你要怎么着？ 

二德子　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 

马五爷　（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二德子　（四下扫视，看到马五爷）喝，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

看见您！（过去请安） 

马五爷　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 

二德子　嗻！您说的对！我到后头坐坐去。李三，这儿的茶钱我候啦！（往后面

走去） 

常四爷　（凑过来，要对马五爷发牢骚）这位爷，您圣明，您给评评理！ 

马五爷　（立起来）我还有事，再见！（走出去） 

常四爷　（对王利发）邪！这倒是个怪人！ 

王利发　您不知道这是马五爷呀？怪不得您也得罪了他！ 

常四爷　我也得罪了他？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 

王利发　（低声地）刚才您说洋人怎样，他就是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有

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要不怎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

常四爷　（往原处走）哼，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 

王利发　（向宋恩子、吴祥子那边稍一歪头，低声地）说话请留点神！（大声

地）李三，再给这儿沏一碗来！（拾起地上的碎瓷片） 



松二爷　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做老娘们事！ 

王利发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走开） 

[纤手刘麻子领着康六进来。刘麻子先向松二爷、常四爷打招呼。]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掏出鼻烟壶，倒烟）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

道英国造，又细又纯！ 

常四爷　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刘麻子　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您坐着，我办点小事！

（领康六找了个座儿） 

[李三拿过一碗茶来。] 

刘麻子　说说吧，十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专伺候你！ 

康　六　刘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 

刘麻子　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一两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 

康　六　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够……

刘麻子　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 

康　六　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

顿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 

刘麻子　那是你们乡下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亏，又教你女儿

有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康　六　到底给谁呢？ 

刘麻子　我一说，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康　六　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呢？ 

刘麻子　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 

康　六　谁呢？ 

刘麻子　庞总管！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

醋的瓶子都是玛瑙做的！

康　六　刘大爷，把女儿给太监作老婆，我怎么对得起人呢？ 

刘麻子　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你糊涂！你看，姑娘一过门，

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是造化吗？怎样，摇头不算点头算，

来个干脆的！ 

康　六　自古以来，哪有……他就给十两银子？ 

刘麻子　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

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康　六　我，唉！我得跟姑娘商量一下！ 

刘麻子　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耽误了事别怨我！快去快来！ 

康　六　唉！我一会儿就回来！ 

刘麻子　我在这儿等着你！ 

康　六　（慢慢地走出去） 

刘麻子　（凑到松二爷、常四爷这边来）乡下人真难办事，永远没有个痛痛快快

 

松二爷　这号生意又不小吧？ 

刘麻子　也甜不到哪儿去，弄好了，赚个元宝！ 

常四爷　乡下是怎么了？会弄得这么卖儿卖女的！ 

刘麻子　谁知道！要不怎么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 

常四爷　刘爷，您可真有个狠劲儿，给拉拢这路事！ 



刘麻子　我要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忙岔话）松二爷（掏出个小

时表来），您看这个！ 

松二爷　（接表）好体面的小表！ 

刘麻子　您听听，嘎噔嘎噔地响！ 

松二爷　（听）这得多少钱？ 

刘麻子　您爱吗？就让给您！一句话，五两银子！您玩够了，不爱再要了，我

还照数退钱！东西真地道，传家的玩艺！ 

常四爷　我这儿正咂摸这个味儿，咱们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儿啊！老刘，

就看你身上吧：洋鼻烟，洋表，洋缎大衫，洋布裤褂…… 

刘麻子　洋东西可是真漂亮呢！我要是穿一身土布，像个乡下脑壳，谁还理我

呀！ 

常四爷　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 

刘麻子　松二爷，留下这个表吧，这年月，戴着这么好的洋表，会教人另眼看

待！是不是这么说，您哪？ 

松二爷　（真爱表，但又嫌贵）我…… 

刘麻子　您先戴两天，改日再给钱！ 

[黄胖子进来。] 

黄胖子　（严重的沙眼，看不大清楚，进门就请安）哥儿们，都瞧我啦！我请

安了！都是自己弟兄，别伤了和气呀！

王利发　这不是他们，他们在后院哪！ 

黄胖子　我看不清楚啊！掌柜的，预备烂肉面，有我黄胖子，谁也打不起来！

（往里走） 

二德子　（出来迎接）两边已经见了面，您快来吧！ 

[二德子同黄胖子入内。 ]

[茶房们一趟又一趟地往后面送茶水。老人进来，拿着些牙签、胡梳、耳挖勺之类

的小东西，低着头慢慢地挨着茶座儿走，没人买他的东西。他要往后院去，被李

三截住。] 

李　三　老大爷，您外边遛遛吧！后院里，人家正说和事呢，没人买您的东西！

（顺手儿把剩茶递给老人一碗） 

松二爷　（低声地）李三！（指后院）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事，要这么拿刀动杖

的？

李　三　（低声地）听说是为一只鸽子。张宅的鸽子飞到了李宅去，李宅不肯交

还……唉，咱们还是少说话好，（问老人）老大爷您高寿啦？ 

老　人　（喝了茶）多谢！八十二了，没人管！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

呢！唉！（慢慢走出去） 

[秦仲义，穿得很讲究，满面春风，走进来。 ]

王利发　哎哟！秦二爷，您怎么这样闲在，会想起下茶馆来了？也没带个底下

人？ 

秦仲义　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作生意不会！ 

王利发　唉，一边作一边学吧，指着这个吃饭嘛。谁叫我爸爸死的早，我不干不

行啊！好在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有不周到的地方都肯包涵，闭闭

眼就过去了。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

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您坐下，我给您沏碗小

叶茶去！ 



秦仲义　我不喝！也不坐着！ 

王利发　坐一坐！有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 

秦仲义　也好吧！（坐）可是，用不着奉承我！ 

王利发　李三，沏一碗高的来！二爷，府上都好？您的事情都顺心吧？ 

秦仲义　不怎么太好！ 

王利发　您怕什么呢？那么多的买卖，您的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还粗！ 

唐铁嘴　（凑过来）这位爷好相貌，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虽无宰相之权，

而有陶朱之富！ 

秦仲义　躲开我！去！ 

王利发　先生，你喝够了茶，该外边活动活动去。（把唐铁嘴轻轻推开） 

唐铁嘴　唉！（垂头走出去） 

秦仲义　小王，这儿的房租是不是得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年你爸爸给我的那

点租钱，还不够我喝茶用的呢！ 

王利发　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

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长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嗻！ 

秦仲义　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 

王利发　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

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

秦仲义　你等着瞧吧！ 

[乡妇拉着个十来岁的小妞进来。小妞的头上插着一根草标。李三本想不许她们往

前走，可是心中一难过，没管。她们俩慢慢地往里走。茶客们忽然都停止说笑，

看着她们。]

小　妞　（走到屋子中间，立住）妈，我饿！我饿！ 

[乡妇呆视着小妞，忽然腿一软，坐在地上，掩面低泣。] 

秦仲义　（对王利发）轰出去！ 

王利发　是！出去吧，这里坐不住！ 

乡　妇　哪位行行好？要这个孩子，二两银子！ 

常四爷　李三，要两个烂肉面，带她们到门外吃去！ 

李　三　是啦！（过去对乡妇）起来，门口等着去，我给你们端面来！ 

乡　妇　（立起，抹泪往外走，好像忘了孩子；走了两步，又转回身走，搂住

小妞吻她）宝贝！宝贝！

王利发　快着点吧！ 

[乡妇、小妞走出去。李三随后端出两碗面去。] 

王利发　（过来）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她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

这路事儿太多，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对秦仲义）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常四爷　（对松二爷）二爷，我看哪，大清国要完！ 

秦仲义　（老气横秋地）完不完，并不在乎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没有。小王，

说真的，我真想收回这里的房子！ 

王利发　您别那么办哪，二爷！ 

秦仲义　我不但收回房子，而且把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也都卖了！ 

王利发　那为什么呢？ 

秦仲义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王利发　开工厂？ 



秦仲义　嗯，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货，那才能救

国！（对王利发说而眼看着常四爷）唉，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懂！ 

王利发　您就专为别人，把财产都出手，不顾自己了吗？ 

秦仲义　你不懂！只有那么办，国家才能富强！好啦，我该走啦。我亲眼看见了

你的生意不错，你甭再耍无赖，不长房钱！ 

王利发　您等等，我给您叫车去！ 

秦仲义　用不着，我愿意溜达溜达！ 

[秦仲义往外走，王利发送。]

[小牛儿搀着庞太监走进来。小牛儿提着水烟袋。] 

庞太监　哟！秦二爷！ 

秦仲义　庞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 

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

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

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 

[茶客们忽然全静寂起来，几乎是闭住呼吸地听着。] 

庞太监　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 

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您看，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您比做官的还厉害呢！

听说呀，好些财主都讲维新！ 

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了！哈哈哈！ 

庞太监　说得好，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哈哈哈！ 

秦仲义　改天过去给您请安，再见！（下） 

庞太监　（自言自语）哼，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逗嘴皮子，年头真是改了！

（问王利发）刘麻子在这儿哪？

王利发　总管，您里边歇着吧！ 

[刘麻子早已看见庞太监，但不敢靠近，怕打搅了庞太监、秦仲义的谈话。]

刘麻子　喝，我的老爷子！您吉祥！我等了您好大半天了！（搀庞太监往里面

走） 

[宋恩子、吴祥子过来请安，庞太监对他们耳语。] 

[众茶客静默了一阵之后，开始议论纷纷。] 

茶客甲　谭嗣同是谁？ 

茶客乙　好像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 

茶客丙　这两三个月了，有些做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

们捣的什么鬼呀！ 

客茶丁　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

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茶客丙　一份钱粮倒叫上头克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 

茶客丁　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王利发　诸位主顾，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大家安静下来，都又各谈各的事。] 

庞太监　（已坐下）怎么说？一个乡下丫头，要二百银子？ 

刘麻子　（侍立）乡下人，可长得俊呀！带进城来，好好地一打扮、调教，准保

是又好看，又有规矩！我给您办事，比给我亲爸爸做事都更尽心，一丝一毫不

能马虎！ 



[唐铁嘴又回来了？]

王利发　铁嘴，你怎么又回来了？ 

唐铁嘴　街上兵荒马乱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庞太监　还能不搜查搜查谭嗣同的余党吗？唐铁嘴，你放心，没人抓你！ 

唐铁嘴　嗻！总管，您要能赏给我几个烟泡儿，我可就更有出息了！ 

[有几个茶客好像预感到什么灾祸，一个个往外溜。] 

松二爷　咱们也该走啦吧！天不早啦！ 

常四爷　嗻！走吧！ 

[二灰衣人——宋恩子和吴祥子走过来。] 

宋恩子　等等！ 

常四爷　怎么啦？ 

宋恩子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常四爷　我，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 

吴祥子　（对松二爷）你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吗？ 

松二爷　哥儿们，我们天天在这儿喝茶。王掌柜知道，我们都是地道老好人！ 

吴祥子　问你听见了没有？ 

松二爷　那，有话好说，二位请坐！ 

宋恩子　你不说，连你也锁了走！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松二爷　我，我听见了，他是说…… 

宋恩子　（对常四爷）走！ 

常四爷　上哪儿？事情要交代明白了啊！ 

宋恩子　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儿可带着“王法”呢！（掏出腰中带着的铁链

子） 

常四爷　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吴祥子　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他！ 

常四爷　甭锁，我跑不了！ 

宋恩子　量你也跑不了！（对松二爷）你也走一趟，到堂上实话实说，没你的

事！ 

[黄胖子同三五个人由后院过来。 ]

黄胖子　得啦，一天云雾散，算我没白跑腿！ 

松二爷　黄爷！黄爷！ 

黄胖子　（揉揉眼）谁呀？ 

松二爷　我！松二！您过来，给说句好话！ 

黄胖子　（看清）哟，宋爷，吴爷，二位爷办案哪？请吧！ 

松二爷　黄爷，帮帮忙，给美言两句！ 

黄胖子　官厅儿管不了的事，我管！官厅儿能管的事呀，我不便多嘴！（问大

家）是不是？ 

众　嗻！对！ 

[宋恩子、吴祥子带着常四爷、松二爷往外走。] 

松二爷　（对王利发）看着点我们的鸟笼子！ 

王利发　您放心，我给送到家里去！ 

[常四爷、松二爷、宋恩子、吴祥子同下。] 

黄胖子　（唐铁嘴告以庞太监在此）哟，老爷在这儿哪？听说要安份儿家，我

先给您道喜！ 



庞太监　等吃喜酒吧！ 

黄胖子　您赏脸！您赏脸！（下） 

[乡妇端着空碗进来，往柜上放，小妞跟进来。] 

小　妞　妈！我还饿！ 

王利发　唉！出去吧！ 

乡　妇　走吧，乖！ 

小　妞　不卖妞妞啦？妈！不卖啦？妈！ 

乡　妇　乖！（哭着，携小妞下） 

[康六带着康顺子进来，立在柜台前。] 

康　六　姑娘！顺子！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办呢？你不找个吃饭

的地方，你饿死！我不弄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地打死！你呀，顺子，

认命吧，积德吧！ 

康顺子　我，我……（说不出话来） 

刘麻子　（跑过来）你们回来啦？点头啦？好！来见见总管！给总管磕头！ 

康顺子　我……（要晕倒） 

康　六　（扶住女儿）顺子！顺子！ 

刘麻子　怎么啦？ 

康　六　又饿又气，昏过去了！顺子！顺子！ 

庞太监　我要活的，可不要死的！ 

[静场。] 

茶客甲　（正与乙下象棋）将！你完啦！ 

——幕落 

赏析指导
《茶馆》三幕戏，截取了旧中国三个时代的横断面。第一幕是戊戌政变失败之

后的清朝末年；第二幕是袁世凯死后的军阀混战时代；第三幕是抗战胜利后国

民党反动统治行将崩溃的时期。这三个“之后”最能说明老舍的创作构想：不写

这些历史事件（如戊戌政变）本身，而是着重反映这些历史事件发生之后，在

中国社会生活和群众心中引起的波澜。每一个历史事件“之后”，都是人民苦难

的进一步加深，同时也是人民进一步的觉醒。因此，每一个历史事件“之后”，

也是中国在一步一步地走向人民解放的历史时刻。

《茶馆》在结构上的另一创新，是没有沿用以“一人一事”为情节发展主线

的传统戏剧结构法。它没有贯穿全剧的主要戏剧情节，而是巧妙地借助茶馆这个

平台。用一张张人物速写，汇合成一幅幅社会剪影，构建成一个个戏剧片段，用

这些茶馆里各色人物个人生活命运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老舍先生深知茶馆

可以成为反映社会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他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

之处。可以多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

《茶馆》第一幕是被许多戏剧名家交口称颂的，曹禺说它是“古今中外剧作

中罕见的第一幕”。

首先是语言“罕见的”简洁与含蓄。有心人数过，这第一幕除去舞台指示和

标点符号，老舍总共才用了 3103个字，而光是有台词的人物就有 22个。这么多

人物却只说这么少的话，其中却不乏丰富的内涵，难怪曹禺要说这一幕戏“可

以敷衍成几十万字的文章”了。寥寥三两句台词就把一个人物形象凸显在读者眼



前，这是剧作者无与伦比的用笔功力。

作者将简洁的原则也运用在事件的选择上，第一幕写了戊戌变法的失败、顽

固派的“胜利”。怎么来表现这个腐朽势力的“胜利”呢？老舍选择了“庞太监

娶媳妇”的情节，以此表现这个“胜利”不仅渗透着改革者如谭嗣同的血，也

浸透着劳苦人如康六、康顺子父女的泪，并且还是如此的荒诞无耻。

思考探究
1.阅读课文，回答问题。

[乡妇拉着个十来岁的小妞进来。小妞的头上插着一根草标。李三本想不许她们往

前走，可是心中一难过，没管。她们俩慢慢地往里走。茶客们忽然都停止说笑，

看着她们。]

（走到屋子中间，立住）妈，我饿！我饿！ 

……

秦仲义　用不着，我愿意溜达溜达！ 

[秦仲义往外走，王利发送。]

（1）秦仲义对常四爷的行为有何评价？

（2）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你如何评价秦仲义关于“开工厂”的言论？

（3）作为旗人的常四爷为什么要说，而且敢说“大清国要完”？

（4）秦仲义在谈话过程中多次提出要提房租，你是如何理解的？

[众茶客静默了一阵之后，开始议论纷纷。]

茶客甲　谭嗣同是谁？ 

茶客乙　好像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 

茶客丙　这两三个月了，有些做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

们捣的什么鬼呀！

客茶丁　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

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茶客丙　一份钱粮倒叫上头克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

茶客丁　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王利发　诸位主顾，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 

从两位查客的谈话中，可以判断两人的社会身份吗？他们对谭、康二人的态度是

什么？

2.课文节选部分出现了几次“莫谈国事”之类的文字，说说原因是什么？

3.通过对课文的学习，你能否概况一下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注意从原文中

找出根据。

4.自选一个人物，对其言行举止进行分析和评论。

5.假如戊戌变法成功了，剧中的人物境遇会发生哪些变化？


